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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被泪

雨打湿的缅怀

与纪念，是载不

动许多愁的城中之舟，划向彭燕郊和

他的诗歌。2008年3月31日， 这位被

称为中国诗歌传奇的老人，在一个雨

夜安静地离开。 无数的思念与吟诵，

是他的诗歌永不冷却的体温。

2008年， 本报曾在彭燕郊先生

去世第二天， 最先推出悼念他的专

版。2009年，本报在彭燕郊先生逝世

一周年之际，在湖南省图书馆举办了

纪念诗人的朗诵会。 今天，“记忆”将

刊发彭燕郊最后的诗作及未刊文字，

向远去的诗魂致敬。

郭锡良、徐寒玉、邓黔生、蔡建

成、汪华藻等毕业于湖南大学中文系

51级的学生；彭燕郊先生的研究生袁

铁坚等纷纷从北京、武汉、广西、深圳

等各地来电来信，悼念老师。

彭燕郊夫人张兰馨女士，特为本

版撰写了纪念文字。

《叠水》、《曝暖》等几首诗歌，是2007

年下半年至2008年初彭燕郊濒临生命边

沿时写作或改定的。

这是他，这个一辈子和“诗”捆绑在一

起的诗人的最后心声，这个把自己比喻为

一只还没有长满羽毛的小鸟的诗人，向往

革命追求真理，选择“新诗”为之献身，就

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历史了。生命的炼狱是

如此艰辛，饱含苦涩、忧患、灾难和无奈，

他热爱祖国土地上的一花一木，大自然的

阳光、蓝天、白云，他渴望昂首阔步永不停

步超越自己，努力奋进从不后悔，然而，漫

长的人生旅途，恶浪之后还是恶浪，他跌

跌撞撞永远漂泊， 苦恼疑虑而踽踽独行，

虽然有那么多青年朋友。

他仰望虚空中的历史，企望那种神秘

的指北针坚定地指向光明、善良。他完成

了自己， 但愿他融入梦幻中璀璨的水晶

球，浴着全光，驾着无羁的天风，在太空中

自由翱翔，他的各个棱面也在发光……朋

友们：

他更在那永不交叉的立交桥上，回过

头来，向你们挥手，问好！

怀念

一路汹涌，一路奔流

一路释放力和能，一路在释放中提升力和能

一路提升紧迫的期望，期望的紧迫，深深相信

奔流的终点必然是尽情展示

力和能灿烂爆发的最大亮点

谁能料到，遭遇的

却是一片缓缓倾斜的疲塌山坡，山坡下

没有想象中笔立千仞的悬崖峭壁，更没想到

那下面竟是顽石随意堆砌起来的

不为登高而上只供步步下降的

既笨拙又精心砌成的

一级又一级阶梯，粗糙，无情

已经不可能有百丈高空直泻而下的豪迈献身

痛快淋漓展示浑身力和能的壮举

不可能有倾诉一路奔波积蓄的强烈愿望

一旦实现的痛快咆哮

顽石阶梯提供的三五尺落差

不整齐大小不等的顽石与顽石间的凹凸

好像在用殷勤劝告和生硬的限制

强迫速度、冲击力、声响的强度下降，再下降

“尽量减少消耗吧”，似乎还有很周到的关心爱护

不能不慢吞吞分流，不能不放慢减速

汹涌巨流不得不成为

一条条窄窄的细流，一片片薄薄的水帘

断断续续发出像叹息像呻吟的零碎水声

一层又一层的削弱

一层又一层被动的下滑，巨流

终于落得成为阴雨天的檐滴，断垣残壁上的漏痕

在接连不断的

一次又一次无奈的短促开始和延长停顿里

被支解成破烂的筋筋绊绊

奔流的激情不断被蚕食

疲乏已将剩余的力和能消磨干净

无奈流淌的最后水滴潴积成

一泓清冽到不能再清冽的止水

除了液态以外找不到任何水的特征的水

最原始的浮游生物也不适合生存的水

更不用说鱼、虾、水藻

可怜的浅，可怜的无色

没有精力饱满的池塘浓郁的绿

更没有长江大河挟泥沙的饱和的黄

纵身跃下无保留献身的豪情只剩下苍凉的遗憾

不禁要问：

这也是水吗？

这概念的水，具体又抽象的水

除了化学元素氢氧之外什么也没有的水

只有一滴一滴从最末一级阶沿淌下的剩余水珠

还在勉强激起细微到不容易看到的波纹

好像在说：我还没有完全冷却

2008年1月重订

彭燕郊先生有一个创作习惯，一首诗可以反复写作、打

磨多年， 不做到基本满意决不示人或发表。 从这个意义上

说，《叠水》应该是彭燕郊先生生前最后定稿完成的一首诗。

我认为，《人》(1947)和《瀑布》(1987)二首诗分别是彭燕

郊先生早年和晚年的人格宣言。《瀑布》 表现了奔腾流水飞

流跃下百丈高空、千仞绝壁时痛快淋漓的展示和期盼，表现

了奔腾流水一往无前的豪迈决心。然而，人生不可能永远处

于飞纵悬崖峭壁时的高峰体验之中，更常遇到的，倒是在释

放力和能的生命快意之后，遭遇跌跌撞撞、筋筋绊绊的疲塌

山坡，精气神不断被耗费消磨着，这时就会感到“纵身跃下

无保留献身的豪情只剩下苍凉的遗憾”。《叠水》与《瀑布》呈

现的两种人生境况与心境，构成了十分耐人寻味的对照，因

此，虽然《叠水》最初的创作时间目前尚不明确，但说《叠水》

是《瀑布》的姊妹篇，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叠水》在彭燕郊先生生前未能全文发表，只有第一段

以手迹的形式面世， 他自己也未及见到。 彭燕郊先生在

2008年年初改定并决心发表这首诗，也许这时他已对自己

的生命状态与结果有所预感，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开始趋

向衰竭，而他却还有许多计划想要实现，“纵身跃下无保留

献身的豪情只剩下苍凉的遗憾”大约正是他定稿时心境的

写照？

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有着“倾诉一路奔波积蓄

的强烈愿望”， 他仍期盼着这种愿望“一旦实现的痛快咆

哮”，期盼着“一路汹涌，一路奔流，一路释放力和能”，他仍

希望能够感受“豪迈献身”的快意，而他也仍具有惊人的“力

和能”有待爆发和展示。现在体味这首诗，我深深地为他改

定这首诗时心底的“苍凉的遗憾”而倍感苍凉———这首诗昭

示了他最后的心境。他的一生都在不停息地奔流向前。他永

远不想做一泓“止水”。即使到最后，已经躺在病床上，他的

心依然渴望着像瀑布一样“高高地飞扬起来，张挂起来，展

示生命的神奇的张力”，他依然在一如既往地对我和朋友们

热烈地谈论着种种正在做和还想要做的事情……

———一直到最后， 他都在以他的全部生命证明着：“我

还没有完全冷却”！

是的，在他留下的诗歌中，他的心火永远燃烧着。他那

一颗奔流着诗的“力和能” 的大爱之心永远不会冷却。

■龚旭东谨识

……

我到他工作的报社去找他，房里几乎

什么都没有， 除了必要的桌椅和床之外，

但是他床头正好有个空地方，摆上一口大

木箱子，里面全是书。

他骄傲地打开箱子让我看，几乎全是

战前上海版的文艺书……

“我的钱全买了书了……他妈的！”

文化界的很多事情是杰人告诉我的，

他那个手势，那个口头禅“他妈的”，成了

我们缺少不了的东西了。

有很多地方是他带我去的，他给我介

绍了那些引人深思的“文化纪念地”，他自

己住的那间房就是个纪念地，艾青在这里

住过。

“他什么都没有，这里(门背后)一只钉

子，他的牙刷挂在这里……”

似乎，除了牙刷，艾青真的什么都没

有。

他写诗， 写别的新闻报道什么的，都

那么快，这个小鬼，真不知哪里学来的本

领。当他把一根烟咬进他那厚厚的上唇和

成为强烈对比的下唇之间，一只眼睛睁得

大大的而另一只眼睛(为了抵抗那直线上

升的绿的烟柱子)微微闭起时，手里的笔

就迅速地一直往下写去了。

他的整个相貌和体型， 有趣得很，总

是叫人想到外国影片里的顽童，正方形的

脸上，生着雀斑，有点狡黠的眼睛上那么

大的一个疤痕，从那宽阔的嘴里，人们得有

听一顿乱七八糟的瞎说的准备，加上他那个

手舞足蹈的习惯，那双长长的手臂和大大的

手掌……然而这最初的印象是不会维持很

久的，几乎同时，你就会为他的整个热诚、坦

率、天真……的精神面貌所吸引。

唉！这年青时代的美好回忆呵！

……

1979年7月7日、12日初稿，16日改讫

回忆严杰人

(节选)

■彭燕郊

死者帮助我们生活，

这是人生最好的诗了。

献

■兰馨

永远不会冷却的大爱之心

———《叠水》小识

叠水

■彭燕郊

无数的思念与吟诵，是他的诗歌永不冷却的体温。

彭燕郊纪念文丛

《那代人》 (回忆录)

《一朵火焰》 (诗选)

《漂瓶》 (散文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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